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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视域下的母女关系主题
———《母女二人》与《无处告别》中母女关系书写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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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性别视域的角度入手，对英国著名作家 D． H． 劳伦斯的《母女二人》和我国当代女作家

陈染的《无处告别》两个中篇小说中的母女关系书写进行对比，旨在分析两位作家如何以不同的性别视

角在各自的小说文本中描述和解码现代社会中错综复杂的母女关系，总结他们在各自作品中对女性主体

意识所持的不同观点，从而进一步探讨当代女性走出母女关系困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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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随着女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步兴起与发展，母女关系题材常常出现在许多中外女

作家的笔下。这些作品不但引发了无数女性读者的情感共鸣，也同样受到了文学评论界越来越多的关

注。然而，对母女关系的书写并非女性作家的专利，一些男性作家也曾就这一题材创作了发人深省的作

品，英国著名作家 D． H． 劳伦斯的中篇小说《母女二人》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母女二人》写于

1929 年，当时女权主义在西方社会方兴未艾，但劳伦斯却渐渐地转向了男权主义。他一改以往对两性关

系话题的热衷，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讲述了一对中产阶级母女间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母亲波德茵太太丧

夫后旅居欧洲各地，在与女儿分分合合五年后终因割舍不断母女亲情而回国，希望与女儿建立一个“双人

之家”。年过三十的女儿弗吉尼亚是某政府机关的部门负责人，工作压力和爱情失败使她倍感压抑，她与

母亲的关系也逐步恶化，直至最终决裂。无独有偶，这种因家庭中父亲角色缺失而引发的母女关系变化

同样出现在中国女作家陈染的中篇小说《无处告别》中。《无处告别》创作于 1992 年，讲述了一对中国母

女的情感故事。女儿黛二曾是大学老师，因出国而辞职，但不久后又因内心孤独而选择了归国。年近三

十的她既没有爱情又没有工作，内心非常压抑。与此同时，黛二的母亲由于丈夫去世而将情感全部转移

到女儿身上，母女间因此爱恨交织，争吵不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劳伦斯和陈染以同样的敏锐观察到了

现代社会中母女关系的畸变，但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不同和性别角色的差异，两位作家在各自的小说文

本中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视角。劳伦斯在《母女二人》中采用了男性视角和男权主义话语，陈染则在《无处

告别》中采用了女性视角，立场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女性主义意识。

一、两性作家对母女关系的共识

在《母女二人》和《无处告别》这两篇小说中，母女关系异化都是叙事的重要部分。两位作家对母女关

系的描写突破了以往慈爱的母亲与乖顺的女儿相亲相爱其乐融融的传统范式，代之以充满了矛盾、冲突

甚至仇恨的复杂画面。虽然弗吉尼亚母女与黛二母女在文化背景和所处时代上均有差异，但她们的母女

关系异化都是在家庭中父亲角色缺失的情况下凸显出来的，而且两位作家惊人相似地使用了“敏感”一词

来描绘这种微妙的母女关系。《母女二人》中对弗吉尼亚母女关系的描述是:“多年的经历，让她们两人变

得像一对夫妇而不是母女。她们相互十分了解，各自对对方都十分‘敏感’。”［1］227《无处告别》中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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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二父亲去世后的这几年，黛二与母亲这两个单身女人的敏感日子真是过得举步维艰。”［2］97 不仅如此，

这两位作家在对这种母女关系产生变化的原因上有几点共识。
首先，在《母女二人》和《无处告别》中，两位不同性别的作家所塑造的母亲都拥有强烈的母爱，而母亲

过度的关爱和控制正是导致这两对母女关系出现矛盾的共同原因之一。《母女二人》中波德茵太太是深

爱着女儿的，她会在发财时寄上支票与女儿分享，她会为女儿精心策划房间，她期待女儿恋爱结婚，并愿

意做她的陪衬。为了取悦女儿，她会悉心准备饭菜，当女儿无精打采时，她无比焦虑，当女儿乱发脾气时，

她沉默忍让。但是，另一方面，波德茵太太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女儿，她始终对女儿有着一种支配的力

量，“一种微妙的统治力，让人震颤的女性力量。”［1］227在她们的“双人之家”里，弗吉尼亚受制于母亲，完完

全全受着母亲魔力的驱使。这种过度的母爱和母权使她难以承受，“可怜的弗吉尼亚，一边是紧张的工

作，一边是母亲那可怕的牵肠挂肚，这一切让她处在了崩溃的最边缘。”［1］249于是，这对母女间的矛盾和冲

突愈发严重。同样，在《无处告别》中，黛二母亲也深爱自己的女儿。黛二出国时，母亲出于关爱恨不得让

她把所有的衣服都让她穿在身上。黛二回国后母亲辛辛苦苦地帮她找工作，还流着汗回到家，并且老远

地买了许多黛二爱吃的东西，为她祝贺。可以说，黛二父亲去世后，母亲将全部的注意力和情感都倾投到

她的身上，但这过度的母爱已使黛二觉得厌倦至极，她甚至认为母亲是在用爱心来折磨她，暗暗在心里发

誓一定要离开她。同时，黛二也无法忍受母亲的权威角色，她认为母亲“最大的问题就是她有一套思想方

法，她总是要向你证明她是正确的，并且总在告诉你如何处事做人，如何决定一件事。”［2］103

其次，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对父母的认识在不断改变，他们对父母的存在价值往往会经历一个从认同

到否定的过程。在劳伦斯和陈染的笔下，女儿们思想成熟之后逐渐对母亲的自身存在价值产生了怀疑和

否定，这种由认同到否定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母女关系出现裂痕。《母女二人》的开篇曾提到，弗吉

尼亚并不真想欺压男友亨利，但因为不得不对家衷心耿耿，也就站到了母亲一边，成了母亲的“同谋”。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有了自己的主见，并开始和母亲对立。故事中最具代表性的情节是: 弗吉尼亚一

遍遍地听着那些差强人意的幽默唱片听到了第六遍，波德茵太太忍不住抱怨说自己都可以背诵下来了，

这时弗吉尼亚却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没错，我相信你能”，然后就自顾自地接着去听第七次。劳伦斯感

慨道:“这简单一句话就足以表达她对拉切尔波德茵全部的轻蔑，她看不起她的能量、她的活力、她的头

脑、她的肉体，总之，她本身的存在都让女儿看不起。”［1］253 可想而知，女儿的这种令人心寒的否定彻底打

垮了波德茵太太。同样，在《无处告别》中，黛二也完全无法认同母亲的存在价值。尽管母亲是一位有知

识有头脑的女性，黛二深知自己无法像对待一位家庭妇女母亲那样糊弄她、敷衍她，但她又绝对无法让自

己听从她。在她眼中，母亲活得很累，做了一辈子无用功也不自知。当她看到母亲为了工作全神贯注地

在地毯上“爬”文章时，内心窃笑不已，认为“五十多岁的人了，何必呢!”［2］102不仅如此，她甚至认为母亲写

文章是在浪费国家的纸张，觉得中国落在自己这一代身上而不是母亲那一代人身上才有希望。
两代人价值观差异是导致她们母女关系出现矛盾的另一个原因，这是两位小说作者的又一个共同观

点。两位作者在各自的小说中都通过一些细节揭示了两代人在对待爱情、婚姻和友情方面的价值观差

异。在《母女二人》中，在波德茵太太眼中，女儿所选择的第一个男友亨利是个既没钱又懒惰的寄生虫，于

是她不断挤兑和欺压这个年轻人，直至他退却并与弗吉尼亚分手。后来，她建议女儿与出身良家可能会

有前途小伙子阿德林交往，认为他是男人中最好的人了，但弗吉尼亚却偏偏不愿嫁他，并想借此恶毒地嘲

弄一下母亲的眼光。当弗吉尼亚结识了年近 60 的老阿诺特时，母亲表示不希望女儿把他当成私交，不愿

在招待别的客人时请他，弗吉尼亚立刻抱怨“在你自己家里选择你自己的朋友竟难到这份儿上”［1］259。最

终，当弗吉尼亚决定嫁给阿诺特时，波德茵太太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和伤害，决定不与女儿的丈夫有任何

来往，母女矛盾迅速升级。母亲选择离开女儿时道别的话语中句句透着轻蔑，认为女儿说到底就是阿诺

特这个“亚美尼亚爷爷”的一个妾而已，至此，她们的母女关系最终决裂。同样，在《无处告别》中，黛二母

亲则时常会从女儿身边的朋友中选中一位女儿最为珍视的朋友作为她内心最搁不下的人，每当她感到被

冷落或不被注意，就会抛出这位‘假想敌’与黛二小姐论战一番，黛二的朋友们就会被母亲指责一番。思

想传统的母亲从来都无法认同女儿那些男男女女的朋友，她抱怨墨非有了老婆还对别人家的女孩讨好，

勾勾搭搭的; 她认为黛二交的男男女女的朋友一个个全是流氓; 她骂那个“谁谁的儿子”是什么狗东西、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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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母亲对自己朋友们的否定引起了黛二极大的不满，她觉得母亲太缺少对人的理解、同情、宽容，认

为母亲小心眼、神经质，警告母亲说不允许她这样说自己的朋友。母亲责骂她“我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总

要出格，一件接一件地干荒唐事! 你就不能像个听话的女孩那样”时，黛二冲动地反驳，“我就是喜欢勾勾

搭搭，就是喜欢当婊子，你别指望我!”［2］105这些言语冲突充分显示了两代人内心的价值尺度互不相容。
此外，两位作家都意识到了在母女关系出现矛盾时女性往往会有逃避问题的倾向。在《母女二人》

中，弗吉尼亚失去亨利之后和母亲大吼大叫一通，接着便开始气急败坏地躲避母亲。此时，波德茵太太因

为女儿让亨利这条上了钩的鱼溜掉了而对她又气愤又瞧不起，于是两人开始相互躲避，一躲就是五年。
后来，她们也试图修复受损的母女关系，但并没有进行足够的情感沟通。当母亲看到女儿无精打采时，她

内心非常想问女儿是否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实际上却一言未发。她焦急地盼女儿回家，可一听到女儿用

钥匙开锁的声音就飞快地躲起来，女儿弗吉尼亚更是一回来就直奔自己的房间。这对母女近在咫尺却大

部分时间都独处一隅，彼此间的关系在相互逃避中一步步恶化。在《无处告别》中，虽然黛二从母亲为她

所做的许多事情中感受到母亲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却不愿意被母亲从外边观察和窥视，“她不愿被母亲

窥视到她的内心，不愿被她分担，她也无法分担。”［2］105黛二宁愿一个人孤独，因此常常有意逃避母亲的目

光。小说中生动地描写了黛二和母亲争吵后的场面:“每当这时，黛二总是丢一句‘有病!’然后摔上门，躲

进自己的房间……黛二不敢去看房门，她害怕和那双疑虑的全心全意爱着她的目光相遇。”［2］100。当她发

现房门玻璃窗上的布帘卷起一个角时，她就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按钉，把那窗帘的卷角展平，用按钉按在门

框上。这一细节描写强调了黛二宁愿自我封闭而拒绝与母亲沟通的心态。当然，这种母女间的逃避不但

无法弥合彼此关系的裂痕，只能引发更深的矛盾。

二、性别视域下对母女关系的不同书写

尽管劳伦斯和陈染对母女关系问题有许多共性的认识，但由于他们自身的性别差异以及所处的时代

不同，观察问题的视角必然不同。应该承认，劳伦斯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独立自强

的女性角色，显示出了一定的女性主义倾向。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西方社会经济的衰退和

女权主义呼声的高涨，他对西方民主思想不再信任，认为女权主义者的斗争走过了头。他强烈反对女人

要处处与男人平等的要求，认为那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是家庭和社会中的女性暴君，此时的劳伦斯逐渐

向男权主义的阵营靠拢。在《母女二人》的叙事中，读者可以明显地从他对波德茵太太的刻画中察觉到劳

伦斯的男权思想和话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漂洋过海，配合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女

性家庭和社会地位转变的步伐，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中国迅速发展。陈染便是这批重要的女性主义

作家之一，她在作品中充分表达了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关注，《无处告别》正是她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审视人

际关系的成功之作。人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比分析两个文本中所体现出的作家性别视角的差异。
( 一) 对异性人物的贬抑化书写

在古今中外的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具有美丽、温柔、善良、纯洁等品质的

好女人，另一类则是具有丑陋、强悍、可怕等妖魔化特点的坏女人。“这种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特征一方

面来自现实生活中男权中心社会对女人的期望和控制，是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在文学中的折射; 另

一方面它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长存于人类的历史之中，使之逐渐成为人类的常规文化心理。”［3］作为一位

男权意识形态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男性作家，劳伦斯自然而然地也在借助小说中男性角色的视角，观察和

描述女性人物。在《母女二人》中，劳伦斯不断重复“妖怪”、“女巫”、“女魔”等词语对弗吉尼亚及母亲进

行了诸多贬抑化书写。例如，在弗吉尼亚的第一位男友亨利的眼中，这对母女一个是老女巫，有着斯芬克

斯般的肌肉; 另一个年轻的则是个被迷住的女巫，她们要把他的骨髓吃掉，吞噬了他大量的精气，他甚至

把与弗吉尼亚分手看作是拯救自己。同样，在弗吉尼亚母女邀请的男宾眼中，“两个女人神采飞扬地坐在

桌子两端，全然是磁铁的两极，就像两个女巫，比《奥德赛》中的女魔赛西还要厉害，她们不仅是要把男人

变成猪，还要把他们变成烂泥，相比之下男人则更愿意变成猪了。”［1］243 在弗吉尼亚后来的男友阿诺特的

眼中，她母亲波德茵太太的形象与食尸鬼、阴间的妖怪一样可怕，面对这个老女人时，他甚至会暗自叨念

着神的名字来保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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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无处告别》中，女作家陈染则以女性的视角有意地以贬抑化的方式刻画

了一些影响着女主人公命运的男性形象。作者先是对黛二出国前所在大学的人事处长进行了漫画式描

写，在黛二的印象中，那家伙“白白胖胖，脑袋又大又圆，灰白的胡须在嘴唇四周蓬开，俨然一个大胖

猫”［2］82，从外表上看去一派老前辈大首长傲慢架势，内里则是一个不读书的只会玩弄权术的家伙。随后，

又以极尽细致的笔触刻画了黛二的好友缪一的公公“谁谁”，他虽然位高权重，却“新近得了小便失禁的毛

病，像退回幼儿时期一样，早晨醒来总是一床冰凉的尿湿; 甚至白天精神稍有紧张的时候，或者大会发言

时的几声咳嗽，也会使他的裤裆阴湿一片。”［2］107不仅如此，他说话时嘴唇吃力地翕动，带着嘶哑的老鸦般

的声音。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男性人物的形象也未能逃出这种被贬损的范式，如邻居 403 的男人，他“由

于身上多余的脂肪太多，特别是胸部和腹部，颤颤巍巍颇似女人”［2］102，他心理障碍重重，说话吭吭吃吃;

再如道貌岸然内心卑鄙的气功师等。作者似乎在以这种对男性的贬抑化描写来对抗男权社会对女性的

种种不公正的看法。
( 二) 对女性社会性别特征的不同解读

根据社会性别理论的观点，男女两性各自承担的性别角色并非是由生理决定的，而主要是后天的、在
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形成的，所谓“男子气概”和“女人味”的种种描述和界定，包含了长期以来在男权文化

的影响下形成的大量偏见和功能性假设。在男权意识主导下，女人的社会性别特征往往被柔顺、随和、纯
洁这样的词语所限定，她们是被动、消极的次等客体。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说，“人们期待她们是女

人味的……而所谓女性特征通常不过是一种满足男人真实或假想的期待的形式特别是在增强自我方

面。”［4］90一旦女人拥有独立的意志、不驯的个性、聪明的才智等被视为男性特质的气质，她们将会招致贬

低和否定。
作为活跃在 20 世纪早期的男性作家，劳伦斯有意无意间常在作品中流露出对理性化、知识型妇女的

排斥，认为她们失去了女性气质，成为家庭的君主、世界的主宰，破坏了男女之间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实

际上，“男性主动智慧有力量与女性被动无知温顺等性别气质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父权制意识形态‘有意’
建构的文化产物。”［5］所以当劳伦斯在作品中对具有所谓“男性力量”的波德茵太太大加谴责时，这种男权

意识的影响清晰可见。劳伦斯认为波德茵太太母女关系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她自身的社会性别角色错位

造成的。小说中所刻画的波德茵太太外表完美，但她身上蕴藏着很强的内在能量和某种强大的活力，是

个独立自信的人尖子。她的这种能量和自信是不符男权意识中的女性特质的，小说中议论道:“是一种奇

特的雄性力量钳制着波德茵太太，真奇怪，不少女人一过五十岁就浑身充满着这种能量，一般来说，其表

现形式是招人讨厌的。”［1］227劳伦斯认为波德茵太太这种女巫般的魔力扼杀了那些年轻男人们的自然冲

动，是他们无法和弗吉尼亚恋爱结婚的主要原因。不但如此，劳伦斯还借弗吉尼亚的男友阿诺特的视角

批评波德茵太太:“可是，老天呀，身为女人，你算怎么一回事? 你既不是妻子，也不是母亲，又不是情妇;

你毫无性别气味，比一个土耳其士兵或一个英国军官还可怕。这世上没有哪个男人敢拥抱你。”［1］263 然

而，在《无处告别》中，陈染则认为黛二母女的紧张关系主要是由注意力不公平造成的，完全没有涉及母亲

社会性别错位的话题。相反，作者以相当肯定的态度描述了黛二的独立和自信，不仅特地提及她能够轻

而易举地解决掉家里本该由男性处理的问题，如修理马桶水箱、改造家里电路等，还称赞她内心有力量，

对自己、对别人、对情感、对世界都有相当的把握力。
两位作者对女性社会性别特征的不同理解也体现在他们对女性角色与工作的关系上。在男权意识

中，女人合适的社会位置是家庭，一旦她们走出家庭，往往会迷失自己。劳伦斯在描述弗吉尼亚的工作时

流露出了女人无法和男人一样胜任工作的男权意识。在他看来，“一个男人尽可以唤起自己天生的犯罪

本能去苦斗以干好自己的工作，可女人却只能靠殚精竭虑才行。她没有男人那种拼搏劲头。女人的本性

与这种工作无缘。所以说，精神上的责任感、心智的专注和损耗最使女人憔悴不堪，特别是当她是一个部

门的头头自以为不是在为别人干活时，就更是如此。”［1］249 虽然弗吉尼亚固执地不肯放弃自己的工作，但

工作让她大失尊严，她无法从工作中得到任何慰藉。相比之下，《无处告别》中的黛二对原工作的放弃和

对新工作的追求则是有明确目的的。她出国前选择放弃工作是因为自己在工作中的付出没有得到认可，

她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践踏，她心里想的是:“你以为我稀罕你那大学教师的职位呢! 人活得总不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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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狗那样，总还得有一点尊严。”［2］84回国后重新寻找工作时，她也清楚知道自己并不想要什么工作，她之

所以做着与本性相悖的努力，只是“想挣钱从而获得生活的独立; 只是想向别人证明她并不是无法适应这

个世界而处处都逃跑; 证明她也具有一个被社会认同的女子的社会价值。”［2］118 在黛二的思想中，工作是

她社会角色特征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 三) 女性角色的主体意识

主体意识是指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人之所以具有主观

能动性的重要根据。主体意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女性的主体意识的形成同样是一个渐进

的历史过程。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大多数女性几乎没有自己的主体意识，20 世纪以来，随着女权主义的

呼声越来越高，众多女性的主体意识才被唤醒。这一点可以在《母女二人》和《无处告别》这两篇小说所塑

造的两位不同时代女性人物身上得到验证。生活在 20 世纪早期的弗吉尼亚对女性主体意识的缺乏与生

活在 20 世纪后期的黛二所具有的鲜明女性主体意识形成了对照，这种对照尤其表现在她们对待爱情和

婚姻的态度上。弗吉尼亚起初在爱情方面完全受母亲的影响，丝毫没有自己的主体意识。虽然她与亨利

彼此相爱，但母亲一挑唆，她就没了主意，轻而易举地失去了他。后来，当她遇到阿诺特时，她虽然不再听

从母亲的劝告，却也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喜欢和他在一起，只是认为他英俊、逗人。在与阿诺特的交往

中，她感到他的手中包含着抚爱与占有，怕得直颤抖却又无法不由着他这样。阿诺特则是一个具有男权

意识的人物。当他意识到弗吉尼亚会屈服于他的力量，他就控制了整个局面，不再犹豫也不再谦卑。在

这种男性主导的两性关系中，弗吉尼亚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依附男性的心理。“于是她感到冥冥之中的命

运之神。哦，太好了，不用再奋斗了，随命运怎么安排吧。”［1］267她最终选择了对命运和男权传统的妥协和

屈服，当阿诺特决定与弗吉尼亚结婚时，作者再次强调:“她在这个男人的抚摸中已经又一次产生了美好

的归宿感，全然听从了命运的安排，决定不再努力，一生都不再努力。”［1］275

相比之下，黛二则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的人物。她对爱情和婚姻有着自己明确的理解和

把握。在黛二分析她与墨非的关系时，可以看出她本人对爱情的理解非常清醒和深刻。“可一转念又想，

爱情这东西不是理智可以完全决定的。他善良、成熟、亲切，你可以信赖他; 他才华横溢、智慧丰富，你可

以欣赏他; 他腰缠万贯、挥金如土，你可以羡慕他; 他官运亨通、权势无比，你可以恭维他。但这都不是使

黛二产生把身体和生命交付于他的东西，更不是委身于男人的理由。黛二对墨非所怀有的情感，从来就

不是爱情。”［2］80当她发现自己与琼斯的关系中有缺憾虚空之感时，总结出那是因为爱情的缺乏，于是当机

立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与弗吉尼亚相比，黛二更加具有独立性，能够把握自己。正如书中所述，

“她绝对能够凭借心力控制局面; 她可以做到很爱一个人然而爱得不动声色; 她还可以做到让她不爱的人

自己就先主动离开她，避她惟恐不及; 她还具有极强的想象力，她的头脑可以镇定自若地走在时间的前

头。很多事还没开始，她已经能够知道结局。所以，黛二小姐对自己未来的展望，确信无比。”［2］82

( 四) 对母亲角色的态度

在《母女二人》中，劳伦斯在男权意识的主导下对母亲波德茵太太所持的是谴责的态度。当弗吉尼亚

一言不发、无精打采时，这副样子令她母亲备受折磨，但她只能学会管住自己的嘴一言不发。她知道只要

她一问，弗吉尼亚就会抓住机会发一通脾气，尽管这老女人会沉默忍让，可她照样会为此伤透心。以往痛

苦的经验让她学会了对付女儿，那就是她一人独自向隅，就像把一只快要裂口子的硫酸桶扔到一边一样。
在弗吉尼亚决定嫁给阿诺特时，她感到自己老而无用，她的财产遭到剥夺，人也给赶了出来，只能在巴黎

度过残生了。可是直到最后，母亲和女儿却仍然针锋相对，母亲说: “你真值得我好好可怜一番。”女儿则

答道:“谢谢您，亲爱的，可你只能得到我一丁点可怜。”［1］277这对母女的关系最终以决裂的方式凄凉收场。
陈染在《无处告别》中通过以女性特有的细腻透视了黛二母女的特殊心理，总结了她们之间既互相依

赖又互相排斥、既爱又恨的复杂感情，并借助女儿黛二的视角给予她母亲足够的理解和同情。小说中黛

二有时对那种折磨人的母爱感到惧怕，但她能够理解那是源于母亲在失去伴侣后的孤独，并且观察到了

孤独是现代社会的通病，而非个案。与母亲爱恨交织的关系让黛二倍感困扰，但她和母亲却始终都没有

放弃对彼此关系的修复。例如，因为担心母亲在她出国后面对长久的分离而不知如何是好，黛二曾给母

亲写过最恰当最安慰的话，希望母亲将生活调整成健康、充实、愉快同时又有所追求的状态。回国后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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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为她的工作奔走，她理解母亲独挑一家的不易，心里掠过一阵感动，想着要对母亲好一些。虽然在日

常的生活中母女之间不时地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争吵之后，黛二仍会为母亲难过，为她的孤独难

过，因为她懂得母亲。“她宁愿自己去死，也不想活着失去母亲。她爱母亲。”［2］106 于是，小说中出现了这

样温馨画面: 战争平息的时候，黛二小姐依旧与母亲在傍晚时候闲闲款款地散步。无疑，尽管矛盾并未最

终解决，但紧张的母女关系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三、结束语

在传统文学作品中，为了迎合父权意识下的母性神话，作家们塑造了大量的圣人般的完美母亲形象，

掩盖了母女关系可能出现不和谐的现实。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女性主义的兴起与成长，女性在文学作

品中的形象不再单一化、程式化，她们在个体生存中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和情感问题也逐步受到了应

有的关注。20 世纪以来，作为女性情感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母女关系这一特殊主题不断出现在两

性作家的笔下，劳伦斯的《母女二人》和陈染的《无处告别》只是许多同类作品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两个范

例。两位作家揭示现实生活中母女关系纠葛的视角不同，但他们一致认为缺乏足够的沟通和理解必然导

致母女关系异化。当前，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她们不得不面对女性性别角色和社会性别角色

的双重压力，母女关系所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如何在现实的生存困境中调整与修复这种异化的母女关

系，值得每一位读者去审视、反思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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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eme of the Mother-Daughter Ｒelationship under the Gender
Perspective: A Contrast of the Mother-Daughter Ｒelationship Writing

in Mother and Daughter and Farewell to No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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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gender perspective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ntrast of the writing about the mother – 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the two novelettes，namely Mother and Daughter by the famous British writer D． H． Lawrence and
Farewell to Nowhere by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female writer Chen Ｒan． The analyses aim to expose how the
two authors describe and decode the complicated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s in the modern society in their re-
spective works from the different gender perspectives． Summarizing their distinct viewpoints on the female subject
consciousness in their works，the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modern women to walk out of the
dilemma of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gender perspective; patriarchy consciousness; female subject con-
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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